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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 瓜 □胡嘉成

现今的南瓜，颠覆了我固
有的认知，往昔是一款夏秋季
节里的吃食，而今一年四季都
能在超市里见到。

在采购中，见到人们所选
择的南瓜品种，再次颠覆了我
认知。往昔大家喜欢选择外观
老黄色的南瓜，认为这样的南
瓜吃起来“粉糯”，但现今的见
闻使我感慨。超市里的蔬菜柜
上陈列着两种表皮颜色截然不
同的南瓜，黄褐色的形体大，有
牛轭状和葫芦状的；而扁圆小
巧的南瓜，表皮墨绿色的，个头
大小不到黄颜色的一半。在我
的记忆里，这类墨绿色的南瓜
最不受欢迎，是往昔人们鄙视
的水分多的“青胖货”，一煮就

“散架”。但现在，许多人喜欢的
恰恰就是这种“青胖货”。这种
小南瓜生得特别结实，煮前用
菜刀切分时感觉硬邦邦的，但
煮熟后的“粉糯”味竟然可与奉
化芋艿头比肩，是农科人员经
过多年艰辛的努力，探索研究
培育而成，是制作人们青睐的
南瓜粉丝的好原料。

每次见到南瓜，我总会不
由自主地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
乡村生活。南瓜在宁波的乡间
被称为“饭瓜”，俗语说的“瓜菜
半年粮”中的“瓜”，指称的就是
饭瓜，是一款果腹的吃食。每年
栽种几株饭瓜，是农家在春季
的重要农事。先是育苗，然后一
般是在清明前后开始移栽。为
了以后收获的饭瓜“粉糯”，栽
种前人们都不惜工本地施足基
肥，往预先作好的垅土里填上
风化的河泥以及腐熟的猪牛
粪、鸡鸭粪等农家肥。当年栽培
的品种大多是那种老黄色表皮
疙疙瘩瘩隆起的“疙疤饭瓜”，
植株枝蔓茂盛强健，主蔓自由
伸展达五六米长。人们普遍地
利用杂边地栽种，有种在山坡
高坎下的，就让饭瓜攀援在坎
面的斜坡上生长和开花结果。
有栽种在河湾及池塘边的，往
往会在河塘中打下几根木桩，
利用竹木棒等材料连接木

桩，搭起一座高出水面一
米多的棚架，在棚架面
铺上废旧的凉席，就

让岸上的饭瓜
蔓延伸到棚席
上生长和结实。
更有不少人家
喜在房前屋后
栽种，尤其是利
用堆柴草的

小屋、养猪的猪圈屋的墙根底
下的空隙，堆起一个土层深厚
的土垅，视屋面宽度种上几株
饭瓜。我们家就这样，当饭瓜的
枝蔓开始伸展时，大人们就会
不失时机地倚靠几根竹木条在
墙面上，下端插入土中使之牢
固，再用草绳将这几根竹木条
从上到下连接起来，俨然成为
一张挂在小屋墙上的绳网，引
伸饭瓜的枝蔓在绳网上，攀援
着去到屋面上生长结实。但常
常有“性急”的枝蔓等不及到屋
顶，竟然在绳网上开花结果了，
家里的大人们常常是“顺其自
然”，赶紧用草绳索编结起一个
宽宽的网袋，套上小饭瓜系挂
在绳网上。当饭瓜被绳袋托住
承重后，就能继续稳妥安全地
生长。

当年的饭瓜都是等到黄熟
后才收摘的，一只只如洗脸盆
那样大。自家当天可吃不完，大
家就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就是左邻右舍调剂，互通有无，
每天轮流着由一家剖开一只大
饭瓜来，几家共同分吃，保证天
天吃到新鲜的。我们家和乡邻
们一样，对收获的这些老黄饭
瓜并没有蒸煮煎炒地烹调，只
是作为“填肚皮”的食品而简单
方便地炊制，或是切成两三手
指头宽的块，放到架在柴火灶
上的镬中煮成烤饭瓜，或是切
成小块放在加了水和米的镬中
煮起一镬饭瓜粥。饭瓜粥除了
作早上或晚上的正餐，还常常
作农忙时的“点心饭”，配合米
馒头等一起享用。而烤饭瓜一
般都是正餐时“省饭”的食料，
往往在吃饭前先吃一碗烤饭瓜
在肚皮里“打底子”，预先抢占
一些“地盘”，给米饭少留出容
纳的空间。

当年的饭瓜还给许多人的
童年生活增添乐趣。摘老黄饭
瓜时往往都保留了一截顶上弯
弯的老瓜蔓，我们称“饭瓜攀
头”。生长牢固的饭瓜攀头犹如
雨伞的握手一样，方便人们用
手提拿着搬运饭瓜。煮烤饭瓜
时，大人们总会留下不短的饭
瓜攀头，而且特意将这一块切
成四四方方的，在饭瓜熟了后，
就将如大人手掌板大小的这块
赏赐给家里的儿童。我和许多
小伙伴一样，进餐时都会打“后
手”留下这块带攀头的，先急急
地去吃镬里的，而且专挑底下
粘着镬底的几块饭瓜，因为那
几块总沾着饭瓜烧煮中熬煮出
来的甜甜的糖汁，常是先让舌
尖享受，舔刮尽沾黏的糖汁再
吃这块饭瓜。

而小伙伴们在饭后聚会到
约定地点玩耍时，提拿在手里
的这块带攀头的饭瓜宝贝就是
游戏的“彩头”。每个人在游戏
中轮流“做庄”，做庄的抽出另
一手握成拳，内中捏着几粒黄
豆，让大家猜拳头里的黄豆数，
猜对了的得到“彩头”奖励——
可尽情在庄家手里捏着的饭瓜
攀头下咬一口；而如果没猜中，
那这位小伙伴手中提拿的宝贝
可就要让庄家的嘴巴折损一个
角了。在这样猜物玩耍中作彩
头的，还有饭瓜剖出的籽。家里
的大人们将剖出的饭瓜籽用清
水漂洗晒干，伴和盐粒在镬中炒
熟后储存在果桶里，儿童们每次
出门就去抓一把放在口袋里，当
提拿在手中的宝贝在猜物游戏
中消耗殆尽时，口袋里的饭瓜籽
就开始粉墨登场发挥开销功能
了，大家都不会像大人一样地细
心“磕”，而是直截了当地放进
口中嚼食后咽下肚皮了事。

饭瓜现今仍是人们青睐的
食物，但绝不是为了果腹，而是
成了一款调节肠胃的养生保健
食料。

包书皮，说得雅一点，叫包书
衣，但宁波人一般叫包书面。

记得我读小学时，每学期老师
发下新书，我们都会用旧报纸、旧挂
历、牛皮纸等包书面，以保护书籍。
家里条件好一点的同学，则直接套
上从文具店买来的塑料“书面”，既
漂亮又快捷。

买来的“书面”虽省却了包书面
的麻烦，但也失去了包书面过程中
特有的乐趣，算是有得必有失吧。

自己动手包书面，一般要准备
好小刀、尺、小剪刀、笔、纸等，假如
包得熟练，则准备好了包书面的纸，
一把小刀就够了。

包书面时，我们会先把书本放
在作为“书面”的纸上。“书面”纸的
长度一般要比书本的长度长10厘
米，也就是上下各多留5厘米，把多
余的长度折叠后用小刀裁掉，“书
面”的长度也就确定了。

接着，要确定“书面”纸的宽度。
“书面”纸的宽度一般是书本宽度乘
以2加书本厚度再加20厘米，即书
本左右各预留10厘米。

包书面时，把纸对折，书脊放在
“书面”纸的对折线上，书本上下各
留5厘米，左右各留10厘米，书也
就放在“书面”纸的中间了。

然后，在书脊左右两边用笔做
好记号，把左边上下两点、右边上下
两点连接，用剪刀各剪5厘米长度，
把这上下5厘米的纸折叠在书脊下
面；再把书本左右预留的10厘米折
叠成5厘米宽度（也就是折叠成双
层），再从离书脊5厘米处作为一个
点，跟书角90°处这个点连成一条
直线，折叠，用小刀从离书脊5厘米
处斜裁至书角90°处这个点，再把

“书面”纸四个角进行折叠、翻转，书
面也就包好了。

那时，好多同学都喜欢用旧挂
历作“书面”，我倒喜欢用牛皮纸做

“书面”，因为牛皮更耐磨。
最后，我们会在包了“书面”的

语文课本上写上“语文”、数学课本
上写上“数学”……再写上“年级”、

“姓名”等。
据说，作家孙犁晚年身体不好，

包书面成了孙犁晚年调节身心的一
种方式。孙犁会边包书面边思考，在
这一过程中，会随手记录自己日常
所思、所想、所闻，独创了一种写作
形式。后来，他将这些文章结集出
版，书名就叫《书衣文录》。

孙犁在《书衣文录》中写道：“利
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然
后，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上。”
简直跟我们学生时代给课本包书面
做的一模一样。这样看来，包书面的
确有独特的乐趣。

包书面
□王建勇


